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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铜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闪耀着璀璨的光

芒。早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前位于今甘肃境内的人类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就

发现了人类使用的铜制物品，这是最早发现的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使

用的铜制物品。当然，当时的铜以天然的红铜为主。之后，公元前十六世

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我们的祖先进入到了青铜器时代。随即铜和铜制品

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伴随人们走过了历史长河，我国也因此

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

地处边疆地区的云南，素以产铜闻名于世。《云南铜志》载：“滇之产

铜，由来久矣。……我朝三迤郡县，所在多有宝藏之兴轶于往代，而铜亦

遂为滇之要政。”储量丰富的铜矿，为云南铜文化的产生、发展创造了条件。

滇铜又以滇东北的铜而闻名，从考古发掘和文献典籍记载来看，滇东北地

区产铜较早。新石器时代，滇东北地区就已有较成熟的青铜器[1]。金正耀、

岑晓琴用铅同位素对商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及其他商周青铜器的铜料进行

分析，认为妇好墓青铜器及其他商周青铜器的铜料有的来自今滇东北的昭

通、东川、会泽、巧家等地[2]。到了汉代，滇东北地区的铜已负盛名。西

汉在滇东北设置朱提郡领堂琅县，其辖地为今巧家、会泽、东川一带，任

乃强先生认为“堂琅”是夷语“铜”的意思。《华阳国志》也记载，堂琅产

“银、铅、白铜 [3]、铜”。堂琅不仅产铜，还出产铜器，从全国各地考古出

土的汉代铜锡铭文记载来看，以朱提、堂琅制造的铜洗为多，说明汉代滇

东北的铜器制造已经为其他地区服务了。可见，滇东北的昭通、会泽、东

川等地区从汉代开始就是铜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也为该地区以铜为中

心的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

云南铜矿开发最盛的时期应为明清两朝，其中尤以清朝前期的规模最

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广泛。明朝建立后，随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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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对铜的需求不断增加。1382年，明王朝击败蒙古残余在云南的势力，

统一云南后，云南铜矿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清朝建立后，康、雍、

乾时期对云南铜矿的开采，特别是对滇东北地区铜矿开采达到顶峰。据严

中平先生推断，滇铜开采最盛时年产达1200万～1300万斤 [4]，《清史稿》

对云南铜业生产经营情况的记载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雍正初，

岁出铜八九十万，不数年，且二三百万，岁供本路鼓铸。及运湖广、江西,

仅百万有奇。乾隆初，岁发铜本银百万两。四、五年间，岁出六七百万或

八九百万，最多乃至千二三百万。户、工两局，暨江南、江西、浙江、福

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岁需九百余万，悉取给焉。矿

厂以汤丹、碌碌、大水沟、茂麓、狮子山、大功为最，宁台、金钗、义都、

发古山、九度、万象次之。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余。近则土民，远及

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正厂峒老砂竭，辄开子厂以补其额。”[5]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矿丁六七万”左右的大规模铜矿如汤丹、碌碌（落

雪）、大水沟皆为滇东北的铜矿。

铜矿业的大规模开发为云南，特别是滇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

了深刻的影响。

（一）促进了西南边疆地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清代铜运是一个浩大而又繁琐的工程，滇铜京运涉及大半个中国。

云南铜矿主要分布于滇东北、滇西和滇中三个区域，零散的铜厂分布，

最终构筑了复杂的铜运体系。据《滇南矿厂舆程图略》“运第七”篇：“京

铜年额六百三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斤，由子厂及正厂至店，厂员运之，

由各店至泸店之员递运之，由店至通州运员分运之；局铜则厂员各运至

局；采铜远厂则厂员先运至省，近厂则厂员自往厂运。”由于铜运，这一

地区的古驿道和商道得以修筑、受到保护，并不断开辟，促进了该地区

交通业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铜运而开通了多条入川线路，“乾隆

七年，盐井渡河道开通。将东川一半京铜由水运交泸”，“乾隆十年，镇

雄州罗星渡河道开通。将寻甸由威宁发运永宁铜斤，改由罗星渡水运泸

店”，“（乾隆）十五年，永善县黄草坪河道开通。将东川由鲁甸发运宁一

半铜斤改由黄草坪水运交泸”，这些入川线路成为以后滇、川人员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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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运输的要道。另外，乾隆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任东川知府的义宁，在

任期间不断勘测铜运线路，“查有连升塘、以扯一带捷近小路一条，直至

昭通，将长岭子、硝厂河等站裁撤，安建于朵格一路运送，移建站房、

塘房，及法纳江大木桥一座，俱系义府捐资修建”[6]，最终修建了从东店

经昭店直至四川的铜运干道。

（二）促进了清代全国铸币业的发展

清朝时期，铜钱使用的广泛度应为历朝之最，促进了铸币业的发展。

从康熙至嘉庆，清朝的铸币数量从有代表性的“京局”——户部宝泉局和

工部宝源局来看，是不断增长的。康熙六十年（ 1721），户部宝泉局和

工部宝源局各铸 36 卯，铸钱 67 万余串 [7]，而至嘉庆时期，据徐鼒所著

的《度支辑略》钱法条记载，户部宝泉局，每年鼓铸 72 卯，铸钱 899856

串；工部宝源局，每年鼓铸 70 卯，铸钱 437448串，如遇闰各加铸 4卯 [8]。

自雍正七年始，朝廷在云南广泛开采铜矿以后，宝泉、宝源二局铸钱铜

料主要来源于滇东北汤丹、碌碌等铜矿开采的“京铜”。云南铜原料还

供应多个省份铸币，如江苏宝苏局、江西宝昌局、湖南宝南局、湖北宝

武局、广东宝广局、广西宝桂局、陕西宝陕局、浙江宝浙局、福建宝福

局、贵州宝黔局、贵州大定局等。滇铜广泛供应“京局”和各省局铸币，

促进了清朝前期铸币业的发展。另外，铜矿开采还促进了云南本省铸币

业的发展。滇铜京运和外运各省，由于路途遥远，运铜艰难，成本较高。

据《续文献通考》钱币条记载，明嘉靖年间，因大量鼓铸银钱，朝廷决

定在云南就近买料铸钱，以节省成本。明万历、天启年间，朝廷曾两次

在滇开设钱局鼓铸铜钱。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云贵总督蔡毓荣上

书朝廷建议在蒙自、大理、禄丰、祥云开局铸钱。雍正元年（ 1723），

宝云局于云南、大理、临安、沾益、建水设炉四十七座鼓铸铜钱。据《铜

政便览》载，自雍正至嘉庆年间，云南省先后设云南省局、东川旧局、

东川新局、顺宁局、永昌局、曲靖局、临安局、沾益局、大理局、楚雄

局、广南局等十一局铸钱。各铸局虽然“复行停止，中间兴废不一”，

但是比较诸局铸钱规模、数量、开设时间，地处滇东北地区的东川旧局、

东川新局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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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入

由于云南铜资源储量丰富，清初朝廷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铜矿开采的

政策，最终迎来了“广示招徕”的局面，内地相邻诸省的富商大贾，都远

道招募铜丁，前来采矿。据《东川府志》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云

南巡抚郭一裕奏“东川一带……各厂共计二十余处，一应炉户、砂丁及佣

工、贸易之人聚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且查各厂往来，皆四川、贵州、

湖广、江西之人”[9]。乾隆四十一年（1776），云南约有移民人口 95 万[10]，

而矿业开发中“矿工中绝大多数是移民”[11]。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也改变

了滇东北地方的人口结构，据民国《昭通县志》载：“当乾嘉盛时，鲁甸之

乐马厂大旺，而江南湖广粤秦等省人蚁附靡聚，或从事开采，或就地贸易，

久之遂入昭通籍。” [12]因此，随之而来的就是内地文化涌入云南。从滇东

北现存众多会馆来看，会泽、昭通、巧家等地的古城都保留着众多内地移

民修建的会馆。会馆是内地同乡移民建立联系的场所，是展现各地文化特

色的窗口。当时涌入东川府开采铜矿的外省移民，形成一定规模和实力，

并在东川地区修建的会馆有：江西人所建会馆“万寿宫”，湖南、湖北人所

建会馆“寿佛寺”，福建人所建会馆“妈祖庙”，四川人所建会馆“川主宫”，

贵州人所建会馆“忠烈祠”，陕西人所建会馆“关圣宫”，江苏、浙江、安

徽人所建江南会馆“白衣观音阁”等。涌入昭通从事矿业开发和进行商贸

活动的内地移民也建立了众多会馆，如：四川人建立的“川祖庙”，陕西人

建立的“陕西庙”，江西人建立的“雷神庙”，福建人建立的“妈祖庙”以

及两广会馆、两湖会馆、云南会馆、贵州会馆等。从各会馆供奉的神像、

建筑风格、雕塑、绘画等来看，无论是福建人供奉的妈祖，还是江西人供

奉许真君、山西人供奉关圣大帝，以及火神庙供奉的火神娘娘、马王庙供

奉孙悟空、鲁班庙供奉的鲁班等，都显示出中原文化的痕迹，同时又带有

各地文化的特点。建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三圣宫”（楚黔会馆），

位于铜厂运送京铜至府城途中的白雾村驿站，是东川府产铜高峰时期，财

力雄厚时设计建成的。三圣宫大殿内正中塑关羽，两侧为关平、周仓像，

左边供孔子牌位，右边塑之文昌帝君，而故名“三圣宫”。将关羽、孔子、

文昌共融于一庙之中，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待宗教世俗的实用性及儒道

合流的泛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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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期滇东北大规模的铜业开发，为该地区的地方历史文化内涵增

添了丰富的内容。我们把以古东川府（今会泽县）为中心，大致包括滇东

北会泽、东川、巧家以及相邻四川的会理、会东、通安等地域，由于铜矿

开采的繁盛，而形成的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称为“铜商文化”。“铜商文化”

研究除前所述的铜业开发的历史、铜运、铸币、移民与文化传播之外，还

有许多内容可以挖掘，如：考古资料、地方官员的奏折、地方史志、文献

通志、家谱、碑文等资料的整理与校注；铜业开发对滇东北环境影响的研

究；移民与民族融合研究；铜政研究；铜的冶炼技术研究；铸币与金融发

展研究；铜与东南亚、南亚经济贸易交流和文化传播的研究，等等。这些

研究内容，是很有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的，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为深入开

展以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滇东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曲靖师范学院成立了

“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校注云南“铜政四书”成为研究院开展工作的第

一步。

研究院成立以后，针对铜商文化研究资料的繁多芜杂，确定了首先

收集整理资料的工作思路。2015年，我们决定对清代铜业铜政古籍中保

存完好，内容完整的四本书进行校注，合为云南“铜政四书”。四部古籍

中，《云南铜志》《铜政便览》《滇南矿厂图略》三部都是清代云南督抚及

产铜地方、铜政官员等必备必阅的资料。《云南铜志》系由乾嘉时期辅助

云南督抚管理云南铜政数十年的昆明呈贡人戴瑞徵根据《云南铜政全书》

及省府档案编纂，资料内容记载时间截止于嘉庆时，凡铜厂、陆运、京

运、各省采买、铸币等的各项管理制度及经费预算等都一一备载；《铜政

便览》成书于道光时期，未题何人所纂，全书共八卷，内容框架与《云

南铜志》基本一致，但补充了道光时期的资料，滇铜生产衰落期的面貌

得以呈现；《滇南矿厂图略》为清代状元，曾任云南巡抚的著名植物学家、

矿物学家吴其濬编纂于道光年间，该书保存了丰富的清代矿冶技术资料，

并有大量矿冶工具的清晰绘图。王昶的《云南铜政全书》残佚后，云南

铜政的详情就以这三本资料所载最为详备了。《运铜纪程》是道光二十年

京铜正运首起主运官大姚知县黎恂运铜至北京的全程往返日记，如实记

载了滇铜万里京运的全部运作过程，与前三书合观，清代铜业铜政的全

貌得以较为完整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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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政四书”的校注，出于为读者尽可能丰富地提供清代云南铜

业铜政全貌资料的目的，主要采取资料补注的形式进行校注，在我们有限

的能力范围内，尽量搜集相关资料补缀进去，期以丰富的材料启发研究的

思路，所以我们的校注除非证据十足，一般不下结论性的语言。就每本书

的校注而言，由于内容体例各有特点，如《云南铜志》《铜政便览》多数据，

《滇南矿厂图略》多图，《运铜纪程》也可谓是游记，所以其校注要点各有

侧重，校注方式不能划一，但求方式与内容的适宜。

这四本书的整理校注，得到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青睐，双方开展

了合作，并获得 2016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资助。具体的校注工

作主要由我院青年研究人员负责完成。在校注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

问题：一是资料补注校注形式可能会导致校注显得繁杂，但这种校注方式

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二是补校资料缺乏与清代宫廷第一手档案资料的比对，

今后我院将加强对这部分档案资料中有关铜文化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三是

缺乏第一手现场调查资料，铜厂、铜运路线的调查资料补充，会使这些文

献的记录更为丰富、清晰，这也是我院今后工作的重点。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我们的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即将印刷出版，

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将进一步推向纵深。在此，谨向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大力

支持的云南省图书馆和贵州省图书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帮助我们成长的

校内外专家学者、支持我们工作的各位校领导和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

衷心感谢；向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的

各位编辑，以及四位校注者和研究院的其他工作人员表示感谢。祝我们的

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杨黔云 于曲靖师范学院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

2017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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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鲁甸马厂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铜斧、铜剑等较为成熟的

青铜时代文明的代表器物。

[2] 李晓岑：《商周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的再研究》，《自然科学史研

究》，1993（3）。

[3] 白铜是一种铜合金，呈银白色而不含银，其成分一般是铜 60%、

镍 20%、锌 20%。

[4] 严中平编著：《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48：7-42。

[5] （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8：3666。

[6] （清）方桂修、（清）胡蔚纂、梁晓强校注：《乾隆东川府志》，云

南人民出版社，2006：266-267。

[7] 《清朝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7：4980。

[8] 戴建兵：《清嘉庆道光年间的钱币研究》，《江苏钱币》，2009（4）。

[9] 乾隆《东川府志》卷十三《鼓铸》卷首序、卷七《祠祀》，光绪

三十四年重印本。

[10] 秦树才、田志勇：《绿营兵与清代移民研究》，《清史研究》，

2004（3）。

[11] 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载于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清史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4：86。

[12] 民国《昭通县志》卷十《种人志》。



前 言

《运铜纪程》，清代贵州遵义（治今贵州省遵义市）人黎恂著。道光二

十年，云南大姚知县署理云州知州黎恂被委任为该年京铜首起正运官。道

光二十年七月二十日（1840 年 8月 17 日），黎恂自云南省城昆明启程，经

嵩明、寻甸、马龙、沾益、宣威、威宁、毕节陆路官道至四川永宁，自永

宁乘船沿永宁河至纳溪入川江，下泸州。在泸州铜店领铜装船，遂沿江东

下，至江苏仪征转入运河。沿运河至天津，卸铜转剥船运至通州，再起剥，

车运至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验收入库。按额交毕铜数，由户部堂官带

领觐见皇帝。而后离京返滇，取道保定、郑州、南阳，绕道常德、铜仁至

遵义，在家逗留四十余日。自遵义南下贵阳，过安顺，经平彝官道入滇，

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日（1842 年 8月 15 日）到达昆明销差。前后历时

二年，往返行程一万六千五百里，备极艰辛。辑途中日记（只缺道光二十

一年三月二十日，乙巳）汇为两编，一为《京运纪程》共两卷，一为《回

黔纪程》一卷，但并未刊刻印行。民国时期，贵阳著名藏书家凌惕安采得，

将两书合抄为一本，命为《运铜纪程》。

《运铜纪程》成书后，仍未大行于世。今凌惕安抄本保存在贵州省图

书馆，仅有两套，分别为两册本和三册本，其保存完好，纸张硬实、墨迹

清晰、书写工整，甚为难得。民国时期贵州文献杂志《贵州文献季刊》二、

三期合刊，刻印了原书四分之一强，今贵州省图书馆、贵阳市档案馆均

有藏，但多有别字、衍字、漏文等。任可澄主编的《民国贵州通志》已

着手收录该书，未果而辞世，故不得录于其中而闻名。贵州省文史馆藏

有完整刻本，但错误仍多。至今，该书仍不广为人知，但是其内容却有较

高价值。

《运铜纪程》的内容，可分为三大块，即黎恂之所为、所见、所感。

所为之事，大要在于运铜主官的职务履行。凡领导随员、安排大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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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船队、应急决策、危机处理、公关协调、检查监督等，皆亲历亲为，

且逐日详细记录。这项内容，是目前可见的清代百余年滇铜京运史上，唯

一一份铜运主官的具体事务记录，是对空白的填补。同时也可以之观照记

载详备的清代京铜运输诸制度法规的具体执行情况，这也是该书最大的史

料价值所在。其他内容，如闲时游览名胜古迹，与沿途官员的往来接触等，

也可还原道光时期官场实景。

所见之事，包罗万象，但使之下笔记述的内容，必定是黎恂这位已有

大半身阅历的官员见所未见或是能触发其诸多感怀的景物和事情。而这些，

或者是具有典型地方代表性的景物和事项，或者是反映特定时代特征的景

物和事项等，如在毕节官道上看见的纷纷运铅者，在武汉、天津看到的征

调到沿海抵御英军侵略的兵员对沿途的滋扰，还有萧条的秦淮河，以及长

江沿岸没落消失的集镇，桑蚕种植已经进入黔东一带，沿途遭遇的跋扈霸

道的八旗官员，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对于研究清代鸦片战争

前后的经济、政治、军事变化，以及沿途经济、民风、环境、社会生活等，

也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所感之事，即黎恂沿途的各种感想，各因事、因景、因遇而异，有忧

国忧民、有顾影自怜、有悲天悯人、有妄自菲薄、有牢骚满腹，透视出的

是一个积极有为而淡泊名利的下级官员的细腻真实的心理。结合其沿途与

诸类官员的交往情况，对于进一步研究正在没落的清王朝的官员们的心理

状况也有较高价值。

作者黎恂（1785—1863），嘉庆十九年（1814）年三甲第七名进士。

父黎安理，以孝义著称，誉满乡里，闻于京都，嘉庆中授山东长山县知县。

黎恂为安理长子，督教最为严格，故黎恂德行庶务双修，文才武略兼备。

中进士后，出任浙江桐乡知县，针对当地特点，以安静为治，奖励学士、

提携学子，并好读不倦，以“人以进士为读书之终，我以进士为读书之始”

自励，为桐乡士子传为佳话。后世桐乡修县志，列为桐乡名宦，并为之作

传。嘉庆末，其父卒，遂辞官归籍丁忧。临回之时，轸念乡梓，以自己的

养廉银白银万两购书，携带回遵义。丁忧结束，又请病假，在家近十五年，

以读书、为学、授徒为事。后贵州闻名全国的“西南三巨儒”莫友芝、郑

珍、黎庶昌，都依赖黎恂从桐乡购买回的书籍，以及黎恂的为学指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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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名家。黎氏子孙在黎恂之后，终清一代，名士辈出，黎氏遂崛起为遵义

第一名门，声名不坠，都肇端于黎恂此次回乡。道光十四年（1834），黎恂

进京参加部选，拣发云南以知县用。初到云南，即遇曲靖府平彝县民发动

叛乱，黎恂临危受命，署理平彝知县，三昼夜疾驰至平彝，迅速平定叛乱。

后署理新平知县数月，即入方志《名宦传》。后又在大姚知县任上，创立团

练，当叛乱之际，屡次成功抵御叛乱，保卫大姚平安。云贵总督林则徐，

在全省推广其办法，并以“卓异”考评向朝廷举荐黎恂，黎恂遂升任东川

府巧家厅同知。以出仕本非心愿，未赴任而称疾辞官，回籍修身读书。同

治二年（1863）卒。

黎恂本有作旅行日记的习惯，在领铜差之前，已作有《北上纪程》。

领受铜差后，又有友人力劝其抄录沿途公文。从此本《运铜纪程》来看，

黎恂似乎没有抄写，可为一憾，但这个遗憾本是美中不足，不当苛求。

至于，黎恂究竟为什么要作此《运铜纪程》，其所言之“以备遗忘”

应是主要原因之一，毕竟其时，滇铜京运已经一百年，运官已历数百人之

多，却无人记录下这趟确保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平稳运行的万里征程，

对有历史感、抱负感的文人而言，本身就可谓是一种义务的缺失。此外，

更主要的就应当是一种情怀的展示。黎恂，从其生平事迹来看，他是一个

有情怀、有抱负、有能力的官僚，从《运铜纪程》中记录的很多事情来看，

也确乎如此。他热爱这个国家的山川草木、生灵百姓，也有推动这片土地

成为尧舜乐土的激情和干劲。但是他缺少施展才华的舞台，看到的又是自

己有心无力的衰世景象，像陶渊明一样归隐田园，也是他在这部日记中

多次流露的心境。当然，黎恂归隐田园，与陶渊明还是很不一样的。陶

渊明的归隐是道家的归隐，黎恂的归隐是儒家的归隐，是“施于有政，

是亦为政”的孔子教诲的践行。黎恂不热心仕途，两次辞官回乡，购书回

家，广纳学子读书，自己亦不倦于读书，为学近三十年，正是这种儒者情

怀的反映。

今依照贵州省图书馆藏凌惕安三册抄本，斗胆校注黎恂此书，也秉持

该书的上述两大特点：其一在于补充滇铜开发、京运之相关资料，以便将

滇铜京运放置到更完整的背景下考察研究；其二在于努力还原黎恂此行所

行、所见、所感的背景依托，所以凡相关官制之流变、制度之详情、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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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沿革、山川之渊源、古迹之由来、人物之生平、环境之变迁、名物之功

用等，都尽力有所补注，以便窥探其有所依据的真实心理状态，提供尽可

能多的资料。

当然，本人也是鄙陋之人，为人浮躁、为学浅薄，再加时间催人，粗

糙之处，在所难免，所注对象之相关文献多不能一一检索齐备（有的资料

相信在清代中央档案或是通过所有相关方志的细密爬梳一定能找到，但所

要投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自度实无承受之力），遂多以《府县志》《一

统志》等总括性文本为补，更无暇考辨每条相关文献的异同及其原因所

在，只能提供相关文献的线索。斗胆敢请阅者诸公，尽情批判，以便鞭

策区区知耻而后进，庶几减少流毒，少污人眼，得在圈中苟且偷生。

鄙陋后学 王 瑰

2017年 3月



凡 例

一、《运铜纪程》原书本无目录，本校注中的目录系校注者根据行程

变化而私自拟定，以为阅读检索之便。

二、《运铜纪程》原文有自注，或出于页眉，或补于页行之间，或出

于所注字词句之后随文而出，然皆小字。在本校注中，凡页眉之注皆以小

字附于其出注段落之末，其他则附于其补、注字词句之后，依照原文次序

不改，仍用小字。

三、为阅读之便，文中不管音义校补之注，皆以方括号的形式在原文

断句的标点符号后标出，在每节末集中出注，每节重新编号。

四、凡需注音之字，一般用其同音常用字注，若同音字亦生僻，则用

汉语拼音注。

五、较常用字的异体字，直接在文中替换为今字，不出注。

六、诸注释主要以引用古籍文献中相关资料的形式生成，注文内容本

身一般不再出注。出注者主要是帝王年号的公元年与古地名之今名，以小

括号的形式标注在帝王年号后。为阅读之方便计，在同一条注文中反复出

现的帝王年号，才省略重复标注。其他认为有必要的注文之注则以小括号

内“己案”的方式注出。

七、文中单字的音形义的辨别，全部依照《汉语大字典》，注文中不

再标出。

八、正文和注文所引文献中的缺字和无法辨认的字体，皆以“□”

代替。



九、注文中引用的文献名称，根据行文需要，或出现于补注字词句之

后，或补充于该条注文末。

十、校注中或有引用《贵州文献季刊》二、三期合刊所载《运铜纪程》

刻本者，只称《贵州文献季刊》。

十一、注文所引文献亦多有引用其他文献者，但古人引用重意同不重

文同，多闻杂己语，难以辨明引用起迄，所以对这类引用中的引用不再用

引号标出，引用诗词碑刻则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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